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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公屎，这名字颇有点意味。前
几日在一个同学群里听到，一看，原
来就是我们株洲农村的地皮菌。细想
一下，还是湖南另一些地方，比如涟
源宁乡等地喊的雷公屎更贴切。因为
只有打雷下雨后，这种宝贝才突突突
地冒出来。而且，特别形似，软软的、
滑滑的、一块一块的、或黑或褐，像木
耳，像多肉，肥肥厚厚、半透明状，像
极了先前发怒的雷公干的坏事。

春天，万物生长，雷公屎趁着雨
停争先恐后地跑出来，在山间有浅
草有沙石有青苔的地方落脚。大伙
相邀出门，提袋子的、端盆子的、拿
桶子的，纷纷上山采雷公屎。绿草
间、杂树下或沙石旁，三个一群五个
一伙，蹲在地上，一边聊天一边低头
寻找。雷公屎喜欢群居，往往成片成
片地生长，只要发现了它们的踪迹，
就可沿着路线，大量采获。捡雷公屎
的，女人和孩子居多，捡着捡着，自
然分成几个组合，“唉，快来这里咯，
好多。”几个女人脑袋凑一起，一双
双或白净或粗糙的手在草叶和沙石
之间穿梭不停，家长里短就开始讨
论起来。聊到东家的不幸遭遇，女人
们一片哀叹，八卦起西家的风流韵
事，又哄堂大笑。嬉笑怒骂间，那贴
在草上叶间沙石旁的一片片一丛丛
雷公屎，就到了她们的盆里桶里袋
子里。孩子们早在上山前就小脑袋
聚拢了，他们不往雷公屎多的地方
寻找，他们只为好玩的地方而去，边
捡边玩。沙子可以有很多种玩法，堆
沙雕、埋手脚、圈地；石头也可花样
繁多地变幻折腾，丢蛋玻、滚地龙、
砌房子；一草一叶也好玩，山上有种
草叶子尖尖小小，轻轻拔下，从中一
分开，藏于身后，要人猜大小，凸的
半叶为小，凹的半叶为大。有野麦秆
就更热闹了，三两下褪去外叶，挤挤
中间空心的地方，压成灯笼状，往嘴
里一送，“哨”声即刻在山间响成一
片。要是再遇上几只林间的小鸟，那
更加兴致盎然了。大人对捡雷公屎

从不会像割草拾柴一样有量的硬性
要求，所以随心所欲，当然，遇上大
朵大朵的雷公屎，自然会捡拾一些
交差。

看着天快到饭点时，女人们满意
地提着满袋满桶的雷公屎，吆喝着自
家的孩童准备下山，雷公屎折腾人的
时间才算正式登场。折腾谁呢？当然
是女人。孩子们放下雷公屎就跑去玩
了，女人们拿着那粘着草屑沙子特别
是有青苔的雷公屎，先是仔仔细细里
里外外地摘掉那些杂质，因为雷公屎
的形状卷曲，极易藏污纳垢，得到池
塘反复冲洗，一遍又一遍地翻找，一
片又一片地轻轻搓洗掉粘在雷公屎
上的沙子，直至雷公屎纯净得只剩雷
公屎。

雷公屎刚采摘回来时新鲜的最
好吃，红辣椒清炒配上韭菜，一盘黑
黑的雷公屎，点缀着红的辣椒绿的
韭菜，爽口极了。喜欢荤的，也可以炒
肉吃，先把肉在锅里爆炒几分钟，再
放雷公屎，最后添加葱蒜辣椒之类。
我最喜欢的是雷公屎开汤，放油盐烧
开水，把雷公屎放进汤中，撒上新鲜
辣椒，煮沸后，倒入汤盆，上桌前撒
点葱花，入口软糯，滑而不腻，借用
一个美女同学的话说就是“鲜得脚
指头打颤”。

大家都喜爱雷公屎的美味，却
不 知 道 它 的 药 用 价 值 ，传 说 东 晋
道 家 、医 学 家 葛 洪 入 朝 将 雷 公 屎
进 献 给 当 朝 皇 帝 ，说 此 物 可 解 热
清火、明目益气。当时太子体弱多
病，食用雷公屎后，竟然神清气爽，
身 体 康 复 。皇 上 大 悦 ，御 赐“ 葛 仙
米”之名。

仙不仙的，暂且不论，但清热解
毒的功效是有的，不过体寒的人不
宜多吃。想那雷公在天庭内急，竟不
顾大庭广众，公然呐喊出声，就对着
人间拉屎，人们感叹雷公的不雅之
余，更多的是感谢它的恩赐，因为雷
公屎在穷苦年代没菜吃的时候，又
叫救荒菜。

团徽里的青春记忆
易裕厚

草长莺飞的日子，新冠肺炎疫情正慢慢退去，许多地方的中小
学校相继开学，逐渐步入正轨。

一天傍晚，我回家时，在小区的电梯里碰到一对父子。“爸爸，
我今天加入共青团啦！”穿着校服的儿子一脸兴奋地对父亲说道，
还一边摸了摸别在胸前的那枚崭新的团徽。父亲连忙夸赞：“不错
呀，继续加油！”父子俩的对话，一下子把我的记忆拉回到那一段青
春岁月中。

小时候，我读书早，刚满 5岁就上了一年级。从小学到初中，我
成绩优秀，各方面表现也不错。初三那年，学校要发展一批团员，许
多同学写了入团申请书，我也不落后，认真地写了一封交上去。可
学校团委批准了许多同学，名单里却没有我，我哭着跑回了家。母
亲见状连忙向老师询问原因，才得知，加入共青团要年满 14周岁，
而我只有 13周岁，达不到资格条件。就因为这一限制，直到初中毕
业我都没有入团。望着同学们胸前戴着那闪闪发光的团徽，以及那
神采奕奕的表情，我的心里羡慕不已。

后来，我进入县里的一所重点高中就读。班主任老师和班上团
支部书记得知我不是共青团员后，找我谈心，鼓励我积极向团组织
靠拢。我于是郑重地向团组织递交了一份申请书，心里也暗暗下定
决心，努力学习，以品学兼优的表现来尽快实现自己这一夙愿。

转眼到了高一下学期，“五四青年节”前夕，班上团支书告诉
我：“通过考察，学校团委批准你入团了！”听到这个期盼已久的喜
讯，我高兴得跳了起来。5月 4日那天下午，阳光明媚，学校为我们
二十多名新团员举行了严肃庄重的入团仪式。在鲜红的共青团旗
帜下，激昂的团歌声中，我们佩戴上了崭新的团徽，跟着老师，举起
右手庄严宣誓：“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坚决拥护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那一刻，我心情非常
激动。

那个周末，我回家把这一好消息告诉父母，母亲还特意做了
一道我最喜欢吃的菜——孜然牛肉。父亲则对我说：“现在入了
团，更要抓好学习，做好表率，做一名优秀的共青团员，不断为团
徽添彩。”

父亲的话激励着我。我将团徽一直戴在自己的胸前，让它时刻
陪伴着我，时常提醒着我。后来我考取大学，参加了工作，但一直积
极地参加共青团组织的社会实践活动，争当志愿者，到社会福利院
看望孤儿；挥锹植树，参与生态环境建设；倡导文明礼仪，街头进行
义务宣传……我在活动中享受着快乐，收获着成长，向着更高的目
标不断努力。

如今，我早已加入中国共产党，离开了共青团的行列，可家中
柜子里仍然深藏着自己的团员证，里面还夹着一枚闪亮的团徽。

近八十岁的婆婆是当地有名的“话唠”，
“话匣子”一打开，就像缺堤的水，拦都拦不
住，如果没人阻止，半天都歇不得气。现在年
纪大了，身体大不如从前，尤其是腰，前阵子
得了“围腰蛇”，现在好了，腰痛病又犯了。几
个儿子商量轮供，这次轮到我家，婆婆很是
高兴，也不晓得她是怎么看我的，她认定我
是最好的听众，每天可以跟我说话、唱歌，不
必担心被人装着听不见。

婆婆唱歌，不讲究音色音韵，属于五
音不全之类，却喜欢唱。她没有读过书，只
上过几天夜校，记忆力却惊人，唱的都是以
前人民公社时的老歌，或者不能叫歌，叫

“顺口溜”，一唱一串，好像是从嘴边溜出来
的，而且一字不差。譬如，土改时的歌：“土
改的消息到了每个村，村前村后闹纷纷。唱
起山歌往前走，咱们的穷人来把土地分。”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涌现出来的榜样歌：

“亲水河，长又长，春花是个好姑娘。领导社
员搞生产，改进技术多打粮。”五十年代
的情歌《老十送》：“一送情哥出绣房，抱个
雨伞送情郎。天晴就把草帽子戴，落雨就把
雨伞开。”

如果我不打断她，她可以把《老十送》
《新十送》全唱出来。她年轻时喜欢唱，扯秧
时唱，采茶时唱，在家她不敢唱，怕我公公
骂，说她唱得打烂砂罐一样，一点都不好
听。现在公公去世了，她也不要扯秧不要采
茶了，便趁我们都在家时，唱给我们听。我
听了也觉得不好听，没有技巧，没有任何润
色处理，等于是“哼”，不仔细听，不知道她
在唱什么，家里人都不太听她唱。

她喜欢讲故事，以前听过来的神故事鬼
故事，至今讲起来有头有尾，很完整。刚来
我家，就讲了一个《谜选女婿》，里面基本都
是对歌，婆婆说这些歌词都不要想，一口气
可以全说出来。后又讲了一个《青年与蛤
蟆》的寓言，说的是一个青年救了一只蛤
蟆，蛤蟆为了报恩，送给青年一把会魔法的
扇子。这把扇子只要扇三下，便能将死去的
人和动物起死回生。后来在他所救的人和
动物里，狗反过来咬了他，人反过来要置他
于死地，好在救的别的动物帮助他脱离了
险境，最后治好了皇帝公主的病，皇帝便依
诺将公主嫁给了他，两人过上了幸福的生

活 。婆 婆 一 开 始 便 说 ：
“救狗狗咬人，救人人不
义。”我心想，这不是让人
不要出手相救嘛，听完了才
知，虽然有忘恩负义之人，最
终还是好人有好报。婆婆讲
得很详细，绘声绘色，讲完了，
她喘着气还意犹未尽。我担心她
的身体，便说，今天不讲了，下次再讲啊。她
才住了口。

她唠邻里旧事，家长里短，不需要酝酿，
脱口即出。队里有户人家，家里两兄弟，哥哥
娶了妻生了孩子，弟弟终身未娶，哥哥便将
他的一个儿子过继给了弟弟，后来弟弟在这
个继子的帮助下过上了好生活。婆婆讲完，
末了感叹说：“‘牛作田，马吃谷，我养儿子你
享福’，真是说得不错哩。”

婆婆也喜欢唠她自己的病。她身体不
好，把希望寄托在药物上，每天都要吃药，
自己觉得哪里不舒服，便自己给自己开药。
婆婆觉得自己身上有热毒，要解凉。我说：

“凉的补的东西要看自己的体质，随便吃可
不好。”婆婆说：“‘凉得就凉，凉不得就上
床；补得就补，补不得就进土。’管不了那
多。”意思是，解凉的吃不好就要卧床，吃补
的东西，补得不好就要死人。婆婆的民谚俗
语多，说着说着，不知道啥时候就会蹦出来
一句。

婆婆性格耿直，口无遮拦，一会说年纪
大了，要死也死得了，一会又说自己的病怎
么不快点好，打个嗝都觉得是身体哪里出了
问题。人老了，对病痛很敏感，怕一病就起不
来，怕子女不孝，照顾不周，怕老而无依，晚
景凄凉。一个人孤独地生活，没有人在身边，
一天天把话积攒在肚子里，沤得太久，有人
在场时便会汩汩奔泻。

作为晚辈的我们常劝她，安心养病，不
要考虑太多。婆婆听着我们的劝，一边点头，
一边又絮叨，话里话外，仍是一脸担心。

二宝出生在梅城老衙坪，在厂里大多数人不
知道他的真名，都是二宝二宝地叫。

二宝个子矮，脸像刀削一样，身子干瘦，露
出两坨虎骨，脱了上衣，身上的几根肋排骨都可
以数得清楚。但他爱笑，一笑起来就凸出一排洁
白的牙齿。他因分在铸造车间，整天与砂子、煤、
铁打交道，脸上总是黑乎乎的，只看见几颗白牙
和两只黑中带白的眼睛。

他在铸造车间，就是一名挑夫，其他的事，他
干不来也不让他干，如做模、翻砂，手上功夫的事
沾不了边。他只能靠肩膀，每天从上班开始几乎是
扁担不离肩，挑生铁、挑煤块到炼铁炉上。我当初
进厂的时候，学的是电工，后来分到铸造车间，也
就是从那时起才与二宝有些交集。

二宝在厂里虽然做的事很累，每担都是一
百多斤。我也经常看到他挑起担来，咬紧牙关，
脖颈上暴着几根青筋，一步一步朝炉顶艰难走
去。有时我都要为他捏把汗，生怕他一失足从炉
顶上摔下来。但我从没听他喊累，不知疲倦似
的，而且只要歇歇的时候，他又像个开心果一
样，与大家一同喜乐，甚至讲些让人捧腹大笑的
故事听，当然也不排除一些荤段子。

在厂里，男女老少都可以拿他开玩笑，都可
以使唤他，都可以对他指手画脚，他很少反抗。
只是有一次，厂里一个二流子逼他去摸一名女
工的屁股，他反抗了。当然，反抗的结果，是换来
一顿暴打。后来，二流子虽然被厂里记过处分，
但厂里的许多人都惧怕他。

二宝在厂里工作好几年后，直到 28岁那年才
成家，他的对象不是厂里的，是街道的一名待业青
年，名叫二玉。此女长相没法形容，嘴巴有点歪，说
话吐字不清，还扯结巴。但就是一个这样的女子，
能给二宝做老婆也算烧高香了。在厂里这么多年，
从没听说他与哪个女工谈过对象。现在二宝与二
玉结成夫妻，组成家庭，下班回家有个热饭吃，还
有个煨被窝的人，也是他们上辈子修来的福。

二宝结婚后，厂里并没有把他当困难户来照
顾，比如说为他妻子安排工作呀，或者搞点困难补

助什么的。为了生活，二宝就要二玉在离家不远的
路口，摆个摊子卖冰棒和雪糕还带卖烟，这样也多
少为家庭贴补了一些。

二宝在厂里这些年一直没换过工种，就是靠
两个肩膀挑，一直挑到厂子倒闭，挑到他下岗。而
我在厂里待了五年调到了一家文化部门工作，后
来又投入到了下海浪潮中。

我调走后，就基本上与原厂的同事没什么来
往了，也就不知道厂里和二宝的情况。直到早两
年，我从南方回来，一次在街上偶遇他，认出他就
是三十多年前的二宝。他叫我的时候，露出了笑
容，只是脸上布满了皱纹，人也苍老了许多，背驼
了，更瘦了。但他现在的身份变了，成了一名扫大
街的清洁工。因为此时他身上穿了一件黄马甲，
一手拿个笤帚，一手提个铁皮灰斗，肩膀上还背
着一个废品袋，里面装的易拉罐、废纸、矿泉水瓶
子一类的废旧回收物。

我与他聊了好一阵，都是关于在厂里工作的
那些事情，我又问了他妻子和小孩的情况。他笑
着说，都好，下岗后政府给了他家评了低保，妻子
还在夏天卖雪糕冰棒，平时也去大街小巷捡捡废
品。女儿长大了，专科毕业后，应聘在移动公司上
班。看着他一脸的笑意，我想他家的生活过得还
不错。说话间，后因一个业务电话要接，就跟他说
了一声转身走了。

又过了几个月，我来到二宝扫的那条街上，
想找他说说话。可当我走到了那条街上，左看右
看却不见二宝的踪影。我想，难道二宝今天休息
去了？过了一阵，看见从环卫工人休息室里走出
了一个穿黄马甲的女工，我赶紧上前向她打听。
我说，大姐，你看见二宝了没有？他今天休息吗？
大姐望了望我，说，你找二宝呀，他早两个月就死
了。我一听，脑子懵了，二宝咋会死呢。我镇定后，
轻声地又问大姐，二宝咋死的呢。大姐说，二宝是
为了救一个横穿马路的小孩而死的。

我不再问下去了，就在我折转身的那个瞬间，
我仿佛看见了二宝正远远地傻傻地站在街边望着
我笑呢，似乎还有许多话要说。

老家落沟潭
张宗文

落沟潭是我的老家，山清水秀，风景独好，在当地小有名气。
2018年 2月 4日，《湖南发现》栏目组来到落沟潭制作了一集专题片
《遇见乡愁——发现落沟潭》，养在“深闺”里的落沟潭开始进入公
众的视野。

落沟潭原属青呈村，现已并入厂江村，是湖口镇最偏远的地
方。地处茶陵、炎陵两县交界处，南与炎陵笔架峰遥遥相望，山峰轮
廓清晰可见，向东爬上十八曲，穿越十里排，便可到达炎陵县沔渡
镇。这里流水淙淙，暮春时节，落英缤纷。颇似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
源，常有外人前来观光赏景。

落沟潭的住房与众不同。全是泥土结构，泥巴墙壁，泥巴地面，
泥巴灶台，泥巴院落，整个房屋从地面到屋顶，找不到一根钢筋，一
块砖头，“土”得纯粹，“土”得彻底。房屋楼层不高，楼梯坡、楼面全
部由杉木板铺成，人行走在上面会“嗒、嗒”地发出轻微的响声，有
边陲少数民族山寨木楼的韵味。我家老宅还设计了木质晒楼，夏日
的晚上，用席子铺在晒楼上睡觉，凉风习习，星光点点，那种感觉只
能用“爽歪歪”三个字来形容。落沟潭的农户还保存了不少传统农
具和生活用品，犁铧、蓑衣、箩筐、竹篓、木臼、木杵、石磨、饭甑（蒸
饭的桶状工具）、竹垫搭（晒稻谷的长方形竹垫）……看到这些，当
地民俗的画卷便在眼前逐一铺展开来。

落沟潭的古木品类繁多。在农户房前屋后生长着十余棵参天
古木，蓊蓊郁郁，四季常青。楠木居多，粗壮笔直的树干如擎天柱直
插云霄，伸展的枝叶像撑开的巨伞，把地面遮得严严实实。最大的
一棵足有三四十米高，要两个成年人才能勉强合抱过来。阳春三
月，一片片状如调羹的金色花瓣飘落在路上，发出浓郁的芳香，行
走在落沟潭的小道上，如同徜徉在花海里。等到果实成熟，不少外
地人纷纷前来采摘树种，听说售价不菲。钩锥树也不少，果实跟板
栗极为相似，味道很不错。童年时代，天还没放亮，我们一大群小伙
伴们便打着手电筒，成群结队来到树下捡拾果实，曾带给我们无穷
的快乐。也有凿树（椤木石楠），果实又酸又甜的，小孩子很喜欢吃。
还有古枫，在落沟潭附近的茶园里有一大片枫林，若赶上金秋时
节，则可大饱“霜叶红于二月花”的眼福。

落沟潭的泉水也令人神往。当地居民依照泉水流动的地势砌
了三口方井，像书法家用巨笔在这里写下了一个耐人寻味的“品”
字，不由让我想起了杭州西湖竺仙庵的一副拆字联：“品泉茶三口
白水，竺仙庵二个山人。”这里的泉水清澈纯净，冬暖夏凉。寒冬腊
月，刚从洞里流出的泉水常常冒着一股热气，如朦胧月色，袅袅轻
烟，又如飘动的薄纱。把手伸进井水里洗菜，不但不冷，反而觉得有
股暖意。酷暑季节，这里的泉水又显得特别冰凉。晌午，人们从地里
或山林干活回来，必去井边乘乘凉，洗洗脸，然后用双手捧起泉水

“咕咚咕咚”地喝个够，一身劳累立马消失得无影无踪。倘若是个慢
性子，细细品尝，还会发现泉水有一股淡淡的甜味。很多来过落沟
潭的人，一提起这泓泉水，总是赞不绝口。

如今，我们离开老家已多年，但每年都会对老宅进行修葺，有
时一家老小还会回落沟潭小住一段时日，品品那里的山泉，看看那
里的古木。

雷公屎
释然

二 宝
李方明

小小说

婆婆的“话匣子”
李巧文

世相


